
男友月入万元却哭穷，原来是背后有个妈
我和文思去年春节在朋友的聚会上相识。他身材高大、

皮肤白净、说话柔和，言行举止都十足是我心中的“王子范

儿”。所以，尽管我知道会经历异地恋之苦，但我还是毫不

犹豫地沦陷了。

我们靠着电话联系感情，但思念渐长，我希望在上海

工作的文思能多来长沙陪陪我。奇怪的是，即便是“七夕”

节，他也不会想到要陪我，就更遑论周末打个“飞的”来长

沙这样的浪漫和冲动了。我心里有过怀疑，曾坐飞机去上海

搞过“突然袭击”，他非常惊喜，而且我在他住的地方也看

不出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今年春节，文思跟我讨论结婚的事，我内心也满是欢

喜和柔软，但还是问道：“这一年，你为什么很少回长沙看我？

你是真的爱我吗？”我以为文思会回答工作太忙、抽不开身，

结果他尴尬地说：“我钱不够，机票一来一去，挺贵的。”

钱不够？！文思每月收入 10000 元，公司食宿全包，刨

去日常生活开支，他怎么会窘迫到买张机票都嫌贵呢？发觉

我的惊讶，文思沉默了一阵：“我不想瞒你，我……每个月得

给我妈妈五千块钱。”

原来，文思的妈妈徐姐——姑且称她为“姐”吧——

是个漂亮活跃的女人，退休后旅游、跳广场舞，对生活品

质极有要求，按文思的说法，“妈妈一个月光买衣服就得花

几千块”。但徐姐的退休工资才一千多元一个月，文思的爸

爸和徐姐的关系又不好，两个人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几乎不

怎么说话，经济上更少有往来。徐姐哪怕是做饭，也不做

丈夫那一份。

徐姐要打扮、要交际、要出游，没钱怎么办？她便给儿

子提了一个硬性要求：上交每月收入的一半。文思孝顺，真

的乖乖接受这个“命令”。逢年过节和徐姐生日，文思还要

额外给红包。恋爱后，文思也提出过可不可以每个月只给一

两千元，徐姐都坚决不同意，认为儿子恋爱和孝敬父母没

有冲突。

我压抑下心中的诧异，问道：“虽然赡养父母是应该的，

但每个月都给了一半工资出去，我们结婚后，小家庭怎么办？”

面对我的质疑，文思却说，他妈妈非常不容易 , 早年间，因

为父亲不怎么照顾家里，妈妈十分孤苦。所以，现在他挣钱了，

他觉得妈妈要享受一下也无可厚非。

首次过招，奇葩婆婆爱“抽成”
文思的话，让我没有安全感，但我不想轻易放弃，便提

出去见见他妈妈。今年“五一”劳动节，文思赶了回来，而

我也带着精心准备的兰蔻香水等礼物来到了文思的家。

徐姐和照片上一样，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但精心化了妆，

颇具风韵。见了我，徐姐挺周到，但也没有特别热情。三个

人有些尴尬地坐了一阵，我借口去洗手间，想缓和一下。可是，

这时徐姐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思思，‘五一’节后妈妈约了几个朋友去旅游，你带钱

了没有？这个月的钱先给我吧。”

我心里的火一下就冒了出来。我头一次来见她，她却故

意跟儿子要钱，这不明摆着做给我看的吗？我走出洗手间，

笑着对徐姐说：“文思在上海挺不容易的，大城市生活消费

高，我觉得他能攒一点钱的话，对将来也有好处啊！”

听了这话，徐姐面色古怪地看着我：“我跟我儿子要钱，

你说这个干嘛？当妈的这点权利都没有？难道我还不知道心

疼自己的儿子吗？现在本就是年轻人出去闯、出去赚钱的时

候，我老了，也该享受了。小宋啊，不是我说你，太为自己

着想的姑娘，我不喜欢。”

徐姐连珠炮似的话，让我

哑口无言。很显然，她早有准备。

我的脑海里也浮现起不久前我

的一个姨妈对我说的话——宁

乡县城并不大，我这个姨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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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吕立华
“整天忙着上班、加班，忙着带孩子、

伺候老人，忙着做家务，忙着忙着，竟

忘记了自己是女人！”美惠在一次同学聚

会中突发感慨。

四十好几的人了，看着镜中衰鬓已

先斑的憔悴，摸着面色萎黄的脸庞，美

惠极力去抚平额头深深浅浅的抬头纹，

最终却换来徒劳无功的一声叹息：“唉！

老到连自己都讨厌自己的年纪了。”

尤其是近段时间看了一些情感电视

节目，出轨男人面对哀怨的元配，居然

理直气壮。美惠突然明白了，“拯救婚

姻、捍卫爱情”的急不可待。这是一个

讲颜值讲到骨子里的时代，什么温柔贤

淑、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在青春靓丽

的气息逼近自己的男人时，几乎所有的“黄

脸婆”都受到了威胁。

美惠终于放下扎了将近半辈子的马

尾辫，理发店里又烫又染地忙活了大半

天。再出门时，一袭如瀑的大波浪卷发

晃动着妩媚的光泽，从身后看，高跟儿

长筒靴，飘逸的白色风衣，加上这随风

起舞的波浪卷儿，似乎也算是靓丽如昨。

只是迎面看去，还是中年妇女的范

儿。美惠就在朋友圈里学化妆——那种

既简单又漂亮得不动声色的化妆术，好

比一只口红，选色最重要，既不能太艳

又不能太淡，涂在嘴唇上却又能显现出

一种活力，手指一抹，更显自然，且把

手指上剩下的一抹红涂在腮边是腮红，

涂在眼皮上是粉红眼影，淡淡的，最是

契合中年的颜色和气质。

再和老公出门，碰见熟人寒暄几句

时，就有那油嘴滑舌的打趣道：哟哟！

越来越年轻漂亮了，这真是一朵鲜花插

在牛粪上了。美惠见老公一脸的欢喜。

美惠挽着老公的胳膊，得意洋洋走着，

不自觉地唱起歌来：

“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

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啊，堪折直

须折，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花，摇

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

“这首歌听起来有些凄凉。”正自我

陶醉时，老公的一句话让美惠突然意识

到这是已故歌星梅兰芳生前最喜欢唱的

一首歌。“女人如花花似梦，说白了，就

成了女人如梦呗。梦都不是真的，难不

成女人也都不是真的？”老公一番胡搅

蛮缠的解说让美惠哭笑不得。

日子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美

惠厌倦了每天不厌其烦地梳妆打扮，觉

得不如多睡一会儿懒觉来得实惠，有那

闲工夫还不如看看自己心仪的书，写写

心里想说的话。

重新扎起马尾辫，重新素面朝天，

重新做回无拘无束的自己，美惠长舒一

口气：何必整天端着一副塑料花的架子

去拼命揪住青春的尾巴？又何必整天去

折磨自己为难自己？中年女人的美，该是

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濡养多年的看

透世事的淡然和坦然。

“花儿一样的女人养眼，有气质的

女人养心。”老公冷不丁说一句，有时

听起来也挺在理。

得刚好离徐姐家不远。在姨妈口中，徐姐不仅爱

打扮，对儿子也管得严，徐姐甚至还曾很直白的说

过，“我就不乐意别的小姑娘来抢我儿子”。

从文思家离开后，我没说话，径直走了。文思

没有追上来，我想我大概是遇上了公司女同事最

鄙视的“妈宝男”吧。

良人“不良”，孝顺打败爱情
经过这一次风波，我和文思的感情多少受了

一些影响。直至今年国庆节，文思再一次提出带

我去见他妈妈。他说，希望我能够和他妈妈消除

隔阂，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和睦的将来。

看着文思有些憔悴的脸，我心一软，就答应

了。再见徐姐，她依旧是那副生活优渥、高高在

上的样子。我不太想说话，文思却很热情。他对

他妈说我是个好姑娘，以后一定能够好好照顾家

庭。徐姐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突然，她像想起

什么来似的，问道：“国庆好多人结婚，我没钱随

礼了，你给我 5000 块钱，我正好把上次看的那件

衣服一起买了。”

徐姐这话一出，别说我，连文思的脸色都变了。

我忍着脾气，看见文思握了握拳，还正想他是不

是终于要爆发一次了，没成想，文思把脸转向我：

“宋怡，跟我来一下。”我跟着文思来到厨房，不知

道他是什么意思。结果，他居然对我说：“亲爱的，

我临时没带这么多钱，你有吗？我们凑点给我妈

吧。这样，也能给我妈留个好印象。”

我承认，当时我真的很想不顾形象破口大骂。

要靠给钱来获得他妈妈的喜爱？对不起，我不是“白

富美”，也不是“傻白甜”，我只想找个思维正常的

人过日子。

我没有理文思，转身离开了，文思还打电话来

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听到他妈妈在电话里说：“这

样的女人不要也罢，还没结婚就敢不孝敬我，结

婚了岂不是要骑到我头上？”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跟文思几乎没有联系，他

应该是等我向他妈妈妥协、道歉。诚然，文思有

不少优点，但我能想象，如果我和他结婚，将来

我就得和他一起每个月上交一半的工资给他妈妈，

如果不给，我就会成为恶媳妇。我想和王子过安

稳的生活，无奈王子背后有个一味索取的强势老

妈，我招架不了，只能躲远一点。

扫一扫  发表你的看法

中年女人的美

倾诉 / 宋怡  文 / 陈泱
“我妈妈养大我不容易，你要非常孝

顺她。”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有的男人
认为，结婚后，妻子就得把婆婆当亲妈
一样对待；而且，妻子和老妈有矛盾，他
们肯定会曝出一句“我妈妈不容易，你
让着她不行吗”的“金句”。所以，有情
感专家建议，是否嫁给一个男人，不仅
要考察这个男人本身，更要考察男人背
后的家庭，尤其是可能跟儿媳斗智斗勇
的婆婆。今天的倾诉者，原本以为自己遇
到了王子，可没想到，王子背后还有个“爱
抽成”的老妈，第二次见面，居然就找
她要钱……

我的“王子”爱哭穷，
原是骑着白马带着妈


